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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扬到幻灭的现代人性洗礼之路 

———评浮石的小说

瞿心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在《青瓷》《红袖》《皂香》《新青瓷》等一系列小说中，浮石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力透纸背的现实批判性，在当今政
治文化生态背景下，还原都市男女在官场、商场和情场中的人生百态，表现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困境，并

在对政治文化生态的反思中将文本的意义指向有关人的永恒性话题———人性、人的价值意义和人的精神救赎，最终达到“劝

讽”“喻世”的创作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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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青瓷》到《新青瓷》，浮石的创作获得了较
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创作心态和价值

观念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和实质性的提升，这使得他

的作品逐渐趋于成熟。与湖南同时期的作家如王

跃文、阎真、肖仁福等，浮石的作品也被纳入了“官

场小说”的范畴。事实上，所谓“官场小说”难以概

括上述作家创作的价值内涵。对于浮石来说，他的

作品并不回避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他关

注官场，但也超越了官场这个单一的视角，他通过

权力、财富和情爱这三个主题取向，将自己的思考

延展至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乃至整个现实社会。阅

读浮石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在他对政治文化生态

制约下的名利场内人生百态进行揭露的表象下，包

含的是对现代人价值危机和精神困境的观照，从而

将文本的意义指向有关人的永恒性话题———人性、

人的价值意义和人的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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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

荣誉欲”。［１］不可置否，自人类开始族群生活，权力

便成为人有意识去追逐的对象，它一方面以自身的

统摄力维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不可避

免地为人类划分了等级。

自秦至清，这期间的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的政

治体系几乎是一以贯之并臻于完备，在中国社会形

成了以“为官者贵”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等级观念。

虽然当下的社会体制早已变更，平等意识也逐渐抚

平了等级秩序带来的伤痕，但这种传统的对权力顶

礼膜拜的文化心理却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生态秩

序的核心，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占据在人们的心中。

而且，与西方的差异在于，中国是一个关系社

会。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是——— ‘伦理本位的社

会’”，“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２］这其中的微

妙性和复杂性是很令人深思的，浮石也曾作《中国

式关系》来分析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权力和

“官”，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上层建筑，理所当然成为

中国式关系观念中的最高目标，一旦当权者失去原

则，那么各种权力交易现象就很容易产生了。权力

的腐败是当下一个相当严峻的社会问题，受到了当

代作家的普遍关注。

浮石的作品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幅幅以权力

为中心的社会生态图景。《青瓷》中的张仲平凭借

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处

心积虑使自己的行贿做到表面上的“合法”，使受贿

者获得“安全感”而乐于与他合作。《红袖》中的柳

絮，为争取到更多的商业机会，利用美色在几个与

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当权者之前来回奔波。《皂

香》中的洪均，虽然身处权力机关，但为了升副局长

的职位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即使是《新

青瓷》中想独善其身的张仲平，也在背地里和颜若

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极为隐蔽的交易。并且，经

济与权力的相互勾结，不仅是经济向权力的臣服，

更有权力向经济的妥协，如鲁冰为了升职，不惜越

出职权，向徐艺许诺香水河国营物资公司土地的拍

卖项目，让徐艺告其竞争对手丛林的黑状。

从另一个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将权力的腐败归

因于理性的缺失。

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理性是其文化体系中

的标识之一。在一定意义上，理性成全了人权，同

时也促成了现代社会秩序的定型，因此成为现代伦

理中的重要价值因素。而在中国以关系为本位的

社会中，感性因素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陈独秀曾在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对比中西文化之差

异：“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

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３］。因此，在既

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真正

发挥实际作用的是那些不成文的纲常礼教，“礼”既

是道德伦理的核心，又“以礼入法”，使“礼”成为国

家统治的法律规范。这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几

乎使明文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规章制度没有一个明

确的实施标准，容易被人情所左右，并不具备如西

方法律那般强有力的约束性。随着中国现代化进

程的逐步推进，这种传统的法律观念并没有得到彻

底的纠正，继而与现代化发生了激烈的摩擦，阻碍

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因此，理性的复归是当下中

国管理社会、实现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浮石也意识到了当下权力运行中理性的缺乏，

并对此进行了无情揭露。但我们从浮石的作品中

看到的不尽然是权力腐化的“灰色”和绝望，还能从

中看到人性的觉醒，以及健康的具有现代理性的权

力观念。在浮石描绘的官场世界中，市中级人民法

院法官侯昌平和张仲平好友丛林可以被视为浮石

对理想权力主体的美好设想。侯昌平作为法院拍

卖工作的承办法官，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

私利，徐艺三番两次上门送礼都被他拒之门外，张

仲平为了拉拢他可谓是费尽心思，但是侯昌平始终

公私分明，坚持按规矩办事。法官丛林虽然身处官

场，却没有强烈的功利心，他始终保持着初入社会

的赤子之心，当收到群众对副市长周运年的举报，

他义无反顾只身展开调查，被人追杀几乎命丧

黄泉。

侯昌平和丛林在浑浊的权力社会宛如一股清

流，或许很多人会用传统的“清官”理念去解读这两

个人物。时至今日，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依旧对

清官寄与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

权力来管制权力的滥用，并解决由此带来的腐败等

社会问题，但是侯昌平和丛林显然不符合这种设

想，他们仅仅是官场中的边缘人物，做到独善其身

已是十分困难，并且经常处于有心无力的尴尬境

地。从浮石作品整个权力叙事的语境去理解，他们

代表的或许是一种普通人的理性苏醒，也可以说是

一种现代性人格的显现。因此，浮石没有一味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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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官场黑暗的批判，而是在批判之后表达了一份

希冀和祝愿。

浮石没有选择平铺直叙地描绘官场中的勾心

斗角、硝烟弥漫，他笔下的权力世界藏匿在社会平

静表象之下，却又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暗潮汹涌。

浮石既发现了现代社会中来自过去的权力崇拜的

遗魂，又发觉了现代理性的缺失阻碍了当下中国政

治文化秩序的正常化。批判的同时，他也对未来理

想的权力主体做出设想，热切呼唤理性的复归，也

许这正是浮石小说中权力叙事的意义所在。

二

财富和权力关系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复杂

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它更直接而明

确地体现在官商关系上。在传统的封建社会，虽然

在不同时期推行不同的政策，但不论是重农抑商还

是鼓励商贾，都体现了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对商业

发展的强大的控制力和干预功能，商依附于权力的

基本关系也因此而逐步确定。时至今日，小农经济

的发展模式早已一去不复返，改革开放给中国市场

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传统官商关系所造成的社会

影响依旧绵延至今。浮石的小说充分描绘了现代

官商关系的现实状况，同时也展现了处于这种关系

中的现代经济人的精神状态。

从《青瓷》开始，浮石的创作便闪烁着一种鎏金

之色，这在之后的系列作品中愈加明晰。在浮石笔

下，尔虞我诈的商业竞争总是与权力牵扯在一起，

无论是《红袖》中与多名男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

老板柳絮，还是《新青瓷》中罔顾亲情、不择手段的

徐艺和儒商张仲平，受利益和金钱驱使，他们都不

得不借助权力的力量来实现自己事业的发展。

浮石笔下这些经济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阐明

了中国社会中经济与权力某种意义上的“联姻”关

系，有的学者甚至将中国的经济形态称之为“权力

经济”，“权力经济就是一种权力（国家权力、政治

权利或政府权力）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

部分，并且左右着经济运行方式，经济发展及其动

力机制的一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形态。”［４］这种特殊

的经济形态并非能以偶然性予以解释，它是在中国

特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和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

重合力下的结果。同时，“权力经济”的产生和延续

必定有其合理性，对其完全否定未免有失偏颇。权

力约束了经济，但往积极的方面考虑，它也为经济

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经济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

态，资本主义国家早期频发的经济危机正是因为整

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经济发展中的

权力运作实际上是人类在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过程

中形成的智慧和经验，也是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

的文明产物。

在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经济发展的显著成
就离不开权力这只无形之手，但是，在对公平和规

则提出更高要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这把“双

刃剑”的负面影响在经济转型阶段也被充分地暴露

出来了。经济飞速发展，尚未健全的法律规范对权

力的规约还存在着一定的空白，这为钱权交易、“潜

规则”等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但同时，也正是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种现代性的、高品质

的经济理性也逐渐在社会中出现，它包含了现代经

济发展对社会环境的要求，如诚实的信用观念、高

效率的时间利用、公平的社会平台等等。因此，那

些一味追寻权力庇佑的现代经济人，在当前的市场

环境下，权力不能如往昔那般提供给他们特权和保

障，他们经常陷入在权力和市场规则前双向碰壁的

尴尬境地，如《青瓷》中的龚大鹏和徐艺，他们极度

信任权力的威力，以至于视市场规则为无物，最终

两头都落空。

除了揭露商人与官场之间难以言说的隐晦关

系之外，浮石还着重考量了现代权力经济中人的

异化。

较《青瓷》，《新青瓷》不仅拥有全新的故事构

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做出了较大改动，在这种

前后的对比中，最令人震惊的当属徐艺。如果说

《青瓷》对徐艺的勃勃野心讳莫如深的话，那么《新

青瓷》则将他的不择手段、蔑视法律等代表了现代

经济人的普遍特性暴露在阳光下大书特书。徐艺

自诩看透了社会的一切关系，他极端的个人功利主

义使他可以背弃亲情与姐夫为敌，可以利用周欣然

的爱情来替自己的事业铺平道路、打通关系，同时

他也视道德与法律为无物，用尽一切手段。曾真最

初拒绝徐艺的追求就是因为他身上透着一股子“邪

性”，这种“邪性”最终将他引向了一条罪恶的覆灭

之路。

与其停留在对徐艺的道德批判，毋宁深究人物

悲剧背后现代权力经济对人性的腐蚀和异化。权

力原本是为了实现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社会秩

序所必须的一种支配力，但是在社会生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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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权力逐渐拥有了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的

‘异己性’渗透于商业社会实践，又经失范的社会价

值观念的扭曲性释义后，充分搅动并释放了沉浸于

人们心灵深处的原始欲求。”［５］其中一种原始欲求

便是人性的贪婪，在经济活动中则表现为丧失原则

的财富追求。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当人们对金钱的贪婪和极

端追逐，使金钱僭越价值成为最终目的时，精神道

德的地位被颠倒，那么社会中伴随着金钱和利益的

罪恶便源源不断的产生了。“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

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来看，显

然是全然超然和绝对不合理的。”［６］金钱原本是获

得生活享受，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而现代人已然

将金钱与货币这一手段上升为最终的目的，在很多

人那里，量化的金钱与货币是可以进行抽象的，进

而与幸福、满足感画上等号。人们在追求金钱的道

路上义无反顾地狂奔，曾经能够制约金钱的道德、

价值被狠狠地打倒在地，健全美好的人性逐渐被淡

忘。诚然，不少人在这条路途上享受到了纯粹金钱

带来的美妙滋味，随后便是无可自拔、深陷其中，很

少有人能意识到这条路的尽头必定是彻底的绝望

和覆灭的深渊，正如徐艺在自杀前的自白：“但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就像有个人从一百米的楼上往下

跳，前九十九米，都以为自己是在飞，只剩下最后一

米了，你说他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７］

三

文学因情而生，人生中最为炽烈、最为动人的

情感莫过于爱情。自《诗经》至今，男女情爱一直是

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在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

生态语境中，情爱书写无疑为过于阳刚的权力叙事

注入了一丝柔情。

诚如之前所述，当今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

的关键转型阶段，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尚未健全，

公共权力被私人操纵之后，其强大力量能给利益相

关者带来无限的好处，很多时候，不管是身处政治

中心的掌权者，还是置身事外的普通人，都难以拒

绝权力力量的诱惑。为了尽快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权力作为一种捷径让人们趋之若鹜，甚至为其赴汤

蹈火。

在浮石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群女人，她

们不是官场中人却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她们虽社会地位不一，但都年轻貌美，并与

官场中的当权者保持着隐秘的性关系，她们以自己

的肉体为筹码去换取丰厚的现实利益，成为政治文

化中一种典型的“寄生物”。这些女人与男性的关

系已然不是传统婚恋意义中的“灵肉结合”，而是一

种权力主导下的钱色交易，她们所谓的“爱情”失去

了爱情应有的甜蜜，只剩下肉欲的放纵和情感的

异化。

在政治文化生态小说中，情爱叙事往往揭露了

现代社会中权力对爱情和性的绑架。米歇尔·福

柯在对西方性史进行全面考察后，基于政治、性和

话语等因素，对权力和性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阐

释，并提出了“权力压抑”的假设，“性的动机———

性自由的动机，还有人们获得性知识和有权讨论性

的动机———其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的正当性联系

在一起的”［８］１３－１４，因此他认为，“说性没有被压抑，

或者说性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压抑关系，可能只是一

种贫乏的悖论”［８］１６。福柯提出的“权力压抑”，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人的情爱在权力之下受到

的挤压。

再来看浮石笔下的那些男性群体，在权力的主

宰下，他们的情与欲何尝又不是受到了思而不得的

煎熬折磨。如洪均，他深爱着黄缨儿，但是当他得

知他的上司也在追求黄缨儿时，他虽然愤怒，但是

他更怕跟上司撕破脸皮后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再如

徐艺，他原本深爱着自己的大学同学曾真，遭到曾

真拒绝后，他碰到了暗恋着自己的周欣然，周欣然

的父亲是副市长，徐艺进行了一番考量后，觉得周

欣然的背景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便接受她了。

在这种情形下，围绕着权力的情爱便会产生一

种变异，这种变异便是情与欲的分离，其后果通常

是欲望的最终胜利，造成现代人的“爱无能”。

《皂香》中的于乐正是一名典型的“爱无能”

者。于乐是一名律师，他与官场的工作来往密切，

也十分懂得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利，他事业成

功，家庭美满，但他又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对男女关

系十分随意，“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在他

看来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于乐同时包养了一对

姐妹花，他甚至将外出嫖妓的费用与包养姐姐妹妹

的费用进行过一番比较，认为十分划算，然而，当姐

妹俩的琐事完全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范围时，他便

千方百计想摆脱她们。诚如浮石所说，作为游戏社

会的如于乐这一类人，“他们算是知识分子，但古代

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治国安邦的责任感使命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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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儿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活得很

好，在女人堆里左右逢源，但内心世界则一片荒芜，

他们不太愿意去思考未来。”［９］

关注和批判政治文化渗透下的现代都市人的

情爱世界，这一主题在当下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中

并不少见，但是作家在其文本的表现中应当多一些

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浮石没有在这种批判

之中走向偏激的绝对化，他仍然在令人失望的情欲

世界中发现了一丝人性的闪光。

浮石的情爱叙述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其对深陷

情感漩涡之中男女的心理刻画十分打动人心，对这

些人物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

是不适用的。如曾真与张仲平，张仲平最初对曾真

产生好感，或许仅是因为曾真酷似他的初恋，但是

两人在相处中确实产生了爱情，而不只是简单的肉

欲，同时他们对唐雯深怀愧疚，在明知道是错误却

又无可自拔的泥淖中痛苦、忏悔，令人不忍苛责。

再如黄缨儿，她与姨父洪均之间的不伦之恋令她一

直无颜面对姨母虞可人，她对洪均的感情十分单

纯，并处处为洪均着想，着实不是一名一般意义上

的第三者形象。

至此，不得不说，浮石的情爱叙事中存在着一

种对立。一方面，他嘲讽权力场中现代人“情”与

“欲”的分离；另一方面，他又在那些道德视角定义

下的肮脏男女关系中书写人性的美好，来使人相信

爱情是真正存在的。诚然，在政治文化的影响下，

曾经一些美好的东西让位于权力、利益和欲望，现

代人的结合不再以爱情为中心和前提，而是经过各

种利弊权衡后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美好的人性

并没有在现代性中终结，仍然在闪烁着光芒。从这

一点来看，浮石作品中的这种对立也就不难被理

解了。

浮石笔下人物的情感纠葛和情欲挣扎都笼罩

在权力压迫的阴翳之下，他们命运的坎坷性和人生

的无奈感都被极大地加深了，使文本延伸出一种深

沉的悲剧感，同时，在他的情爱叙事中，都市男女情

感世界的丰富内容得到了多重意义的阐释，不论是

安静祥和的婚姻家庭还是另类反叛的爱情故事，我

们都能从中看到现代人如此不同而又如此相同的

困惑和苦闷，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他的小说具

有了时代性的深度。

四

浮石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在现实镜像中注以

文学之思，向世人了展示了以权利为中心的、充斥

着现代人各色欲望的“政治失乐园”，人们在权力欲

望中沉沦，继而将人性的罪恶和贪婪引向了社会的

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人们义无反顾地奔赴在追逐

欲望的路途上———从权力到金钱、情欲———最终无

可满足，又回到对权力无止境的谋取，如此，便形成

了一个恶性的人生循环过程，也造成了特定政治文

化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对权力场和现代政治文化的批判，目的不在于

“揭出病苦”，而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对权力

质疑的同时，更要关注在政治文化负面影响下的人

的精神沉沦，寻求救赎的可能。

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精神救赎这一论题。面对

由现代性造成的生存困境，西方哲人在经历了对上

帝与宗教的失望后，转而将目光投向艺术之美，希

望能在艺术的审美体验中使灵魂得到救赎。马克

斯·韦伯曾提出了“审美救赎”的方案，并在法兰克

福学派那里得到了更为激进的回应；另外，西美尔

提出以“距离”来抵御异化文明，实现对现实生活的

批判和审美超越，海德格尔则倡导“诗意地栖居”，

通过诗与思的对话，引导技术时代无家可归的现代

人回归人类的精神家园。西方哲人为拯救现代人

提出了形而上的、审美的解决方案，然而，他们所谈

论的救赎都脱离了现实的实践，仅存在于乌托邦世

界，换言之，此意义上的审美救赎也是现实意义上

的审美逃避，因而无法上升到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

改造，仅仅是消融在了一种审美想象之中。

“审美救赎”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兑现到现实

中，为给精神救赎寻找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我们

或许可以回顾本民族的悠远历史，从中寻找生存智

慧，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儒家文化。儒

家文化的“核心是讲成人之道的‘为己之学’，不是

从一种知识论的立场来解释此在的世界”［１０］，相对

于“审美救赎”的虚幻性，儒家思想中“道德自律”

所具有的现实约束力则在根本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作为一种“道德个人主义”，儒家把“成圣成仁”的

理想道德人格作为精神支撑和目标，通过个人的道

德自律来达到自我生命的满足［１１］。因此，这种道

德自律会落实到人伦交往中，从而发挥现实的

效用。

回到浮石的小说，无论是《青瓷》《红袖》《皂

香》，还是《新青瓷》，浮石认为“其实书中所要表达

的就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主题，我希望和读者一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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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怎样才能使善良

的力量在阳光下更好地发展。”［１２］在他的小说中，

几乎都出现了一人或者多人的自我救赎。

《红袖》中，柳絮对婚姻失望之后，为了发展自

己的事业，干脆将肉体出卖给当权者贺桐、曹洪波

等人，以换取现实的利益，而黄逸飞的意外坠楼使

柳絮幡然悔悟，她意识到自己仍然爱着黄逸飞，并

决定放下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在《皂香》中，吴书

记突然插入洪均和黄缨儿之间，恰巧吴书记也是影

响洪均仕途的关键人物，这令洪均气愤却也无计可

施，而这时，妻子虞可人突遭车祸，这使得洪均从升

迁和婚外恋的旋涡中逐渐清醒。

如果说《红袖》和《皂香》只是显现出忏悔色彩

的端倪，那么在《新青瓷》，这种人物的自我救赎就

开始呈现出某种仪式的意味了。小说以左达的跳

楼为开始，以徐艺从胜利大厦的纵身一跃结束，《新

青瓷》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多人的自我救赎仪式。小

说中，在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张仲平打算向

唐雯坦白自己与曾真的关系，但当他得知唐雯患癌

之后，他的冲动和激情统统消失了，他发现自己是

深爱着唐雯的，并决定终止婚外恋情，回归家庭；同

时，颜若水一步步诱导徐艺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令

张仲平怒不可遏，他一反平日的卑躬屈膝，与颜若

水撕破脸皮，甚至想以自认罪行的方式来悔过自

新。可以说，张仲平站在了自我悔过的精神至高

点，也是这场自我救赎仪式的祭司。除了张仲平，

还有曾经受贿１２００万的副市长周运年赴灾区抗震
救灾，以生命为代价来将功抵过；在与张仲平婚外

恋中饱受痛苦的曾真也选择远离伤心之地，将自己

的爱心奉献给灾区的人们。

虽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变故唤醒了这些人物

的沉睡已久的美好人性，但深究其原因，他们的道

德完善并非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

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并且一直怀有发自内心的道

德需求。因而，浮石小说中所体现的自我救赎精神

不是来自于哲人式的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辨，而是源

于个体内心的道德自省和自律，这正是受儒家“内

省克己”的道德自律精神长久影响的结果，在这种

影响下，对道德的需求已经转化为社会个体确证自

身价值的内在需要，并融入到了个体的意识、情感

和实践中。

实际上，现代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人的异化，仅

仅是现代人的孤独和异化所反映在具体环境中的

一种表现，西方提出的“审美救赎”或许能为此提供

一些有益的启示，但难以真正承担拯救的使命。通

过浮石的小说，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全球性、时代性

的问题与中国古老智慧之间找到了一种契合性，并

尝试证实这种道德救赎的可能，在自己的小说中演

绎出了一条基于中国特定政治文化的精神救赎

之路。

浮石的小说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自己和

一些熟识的人的影子，可以认为，浮石的意图不仅

仅是描绘政治文化生态景观，而是通过这个纽带来

透视整个俗世浮生的丑恶和美好。从《青瓷》到

《新青瓷》，浮石描绘了一条现代人从内心的激扬至

幻影破灭之后的自我救赎之路，不管是对未知的五

光十色的新生活跃跃欲试的人，还是已经卷入危险

复杂的社会博弈中的人，浮石的小说都能给他们一

些劝诫和启示，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场自我

救赎的仪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应多一些敬畏、多

一些信仰、多一些善良。

参考文献：

［１］罗　素．权力论［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３．
［２］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Ｍ］．北京：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
７９，９３．

［３］陈独秀．独秀文存［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２８．

［４］伍　装．权力经济的发展逻辑［Ｍ］．上海：上海财经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５．

［５］杨　虹．商界小说的权力欲望叙事［Ｊ］．湖南商学院学
报，２０１４（３）：７８．

［６］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黄晓
京，彭　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６．

［７］浮　石．新青瓷之窑变［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２０１２：４３３．

［８］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Ｍ］．余碧平，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浮　石．关于《皂香》创作答读者问［Ｊ］．湖南工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２．

［１０］戴兆国．心性与德性：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Ｍ］．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７．

［１１］赵文力．在救赎与生存之间：从儒家思想中为西方哲
人的精神救赎寻求通道［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８（４）：３６．

［１２］浮　石．这是非常有戏的时代［Ｎ］．湘声报，２０１１－１２
－３０（００４）．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６１


